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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即将出生时，和妈还在讲台
上。讲着讲着，羊水破了，和妈赶紧自
己打车赶去医院。这一刻，是 2007年
6月 19日上午 11时，离和和出生仅有
25个小时……

和爸此时还在内蒙古朱日和。当
兵的和爸经过“作战计算”，和和是去
年国庆节怀上的，出生日期应该是建
党节前后。

部队出发前，和妈怀孕已经 8个
多月了，肚子很大。和和在里面闹腾
得厉害，左一拳右一脚，搅得和爸和妈
心神不宁。和爸问和妈，部队就要开
拔了，有什么要说的？和妈想了想，一
脸郑重地在和爸耳边叮咛：“女人生孩
子就是到鬼门关走一遭，生时能回来
最好。”

和爸心里咯噔一下，心不在焉地
点点头。

和爸那时刚从营主官岗位调整到
组织科长的位置。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是横戈马上行。那时又赶上演习驻
训，能不能回去，和爸心里确实没底。

6月的朱日和阳光明媚，沙葱已
破土而出。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望
着天空中如雪的云朵和远处洁白的羊
群，想着即将出生的孩子，这是和爸一
天中最惬意的事情。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和妈

一直在电话中催问。
朱日和，蒙语里是“心脏”的意思，

2007年又是猪年。
想到这儿，和爸有了主意：“生个女

孩就叫珠珠，生个男孩就叫和和。”“珠
珠，和和，嗯，挺好的。”电话那头很满意。

6月 19日早晨，和爸出现在回营
区搬迁的名单中，新的机关楼落成
了，领导考虑到和爸的实际情况，安
排他回营区调整办公室，顺便探探

家。车还没出内蒙古，和爸就收到岳
父岳母的电话，和妈羊水破了，孩子
要生了。

于是，草原和内地，肚皮内与肚皮
外，和爸与孩子展开了一场时间赛
跑。在经过了 600 多个里程碑、6000
多个百米里程杆后，和爸终于随着返
营车队一路煎熬到了营区附近的收费
站，然后直接下车拦车，去赶驶往省城
的大巴。

尽管电话里已经知道了是哪所医
院，但和爸却没顾得上问清是哪所分
院，等他跑了三家分院，终于找到待产
的和妈时，已经是下午 4点多了。幸
好，孩子还在和妈肚子里。多年之后，
每当想起这件事，和爸还是非常感谢
儿子——虽然抢跑，但还是给“老子”
留足了时间和面子。

第二天中午 12时 45分，和妈被推
进手术室，15 分钟后便顺利产下一
子，和妈因此受到医生表扬。有的临
产孕妇住院 2个多星期，胎儿还是纹
丝不动，医院到处是挺着大肚子焦急
地走来走去的准妈妈们。而和妈速战
速决，住进医院 1天多点就胜利结束
战斗，不愧是军人的妻。

医生们讲，这与和妈一直坚持工
作、保持运动有关系。无奈之举竟天
遂人愿！

小家伙一出生就眷顾父母，不折
腾不添乱，来得恰是时候。

他外婆讲，是名字起得好。
今年，和和在亲戚朋友的祝福中，

已经过完了 11周岁的生日，而和和内
心最期盼的还是与爸爸妈妈一起过生
日、照全家福。

生日当天晚上，和和给爸爸发了这
样一条微信：“爸爸，有的人一年过一次
生日，有的人四年过一次生日，可我的
11个生日，您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
明年我的生日Party上，能看到您吗？”

捧着手机，思念和歉意一齐袭上
心头，和爸顿时泪眼蒙眬。

家有和和
■张二平

“颖宝，发给你的那些微信都看了
吗？”此“颖宝”非某当红影星，吾家小
女是也。

女儿今年上初二，功课任务重，放
学回家吃完饭把门一关就是写作业，想
跟她多说一句话都难。平日里，我和她
妈妈经常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一些励志
文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她在潜移
默化中汲取一些有益知识和人生启示。
“没看。”
“为什么呢？那些文章挺好的啊！”
“不喜欢看‘鸡汤文章’，太腻人了！”
女儿的回答，我并不觉得意外。进

入青春期，她有了些逆反心理。
“跟你说个跟鸡汤有关的事吧。”我

对女儿说，“爸爸从小就不怎么喜欢吃
鸡，可每次放假回到乡下，你奶奶总要
熬一大锅鸡汤，一天三顿地让我喝汤吃
肉。说我在外读书辛苦了，得好好补补。
那会儿啊，感觉腻腻的鸡汤简直比中药
还难以下咽。可慢慢地，我的口味变了。
以前一想起来就反胃的鸡汤，现在闻着
就觉得香。所以，人的喜好是会变的。”
“这个鸡汤故事不错。”女儿笑着

说。“可惜，爸爸再也喝不上奶奶做的
鸡汤了。”我笑不出来，有些伤感地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母亲离开人世
已经一年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物资匮
乏。没啥挣钱的门路，养鸡、养猪、种地就
是每家每户重要的收入来源。乡邻们别
说吃鸡，就连鸡蛋也舍不得吃，一枚一枚
攒下来，卖给供销合作社换油盐吃。

尽管平时没多少好东西可吃，但我
自小对吃鸡一直“不感冒”，何况是一整
只鸡炖一大锅汤。我知道，我不在家的
时候，家里是绝对舍不得杀鸡的。即便
跟母亲说过多次“我不喜欢吃，别再做
了”，可每次回家，餐桌上总会有只做好
的鸡。有几次，我故意剩下好多鸡肉，想
着如此一来，最怕浪费的母亲一定会自
己把它吃了。结果，一连好几天，我的饭
都会变成鸡丝炒面、鸡丝炒饼、鸡丝烩
馒头……总之，不看着我把鸡全吃下
去，母亲决不罢休。

入伍后，我离家更远了，也就彻底
逃脱了鸡的“魔爪”。可不知从何时起，我
却越来越惦念母亲炖的鸡汤。那满碗的
鸡汤黄灿灿、香喷喷，鸡肉咬一口肉嫩汁
浓，哪里像城里有些馆子的鸡汤清汤寡
水，吃起来索然无味！我曾打电话告诉母
亲我的这一变化，这让她特别高兴。

可惜天不遂人愿。日子好过了，母
亲却因操劳过度，不幸罹患了重症。大妹
告诉我，住院的时候，左邻右舍送了不少
活鸡给母亲，让她补身子，可她都舍不得
吃，非得养着，说等我回来好炖给我吃。
可等我回来，母亲早已没了下床的力气。

母亲去世后，我渐渐爱上了读“鸡
汤文章”。在我看来，鸡汤醇厚浓香，养
人身体；“鸡汤文章”柔软温暖，充满正
能量，养人心灵。

如今，发给女儿的“鸡汤”，她也慢
慢开始喜欢看了，有时还与我交流看
法。女儿看到什么好文章，也会在第一
时间转发给我。看着她的配文：“老爸，
喝‘鸡汤’啦！”我满怀欣慰。

“鸡汤”故事
■邓志良

扫码阅读更精彩

亲情菜单

“丫头啊，最近怎么样呀？想要什
么告诉爸爸。”
“丫头啊，对不起啊，下周回不去

了，生日想要什么告诉爸爸。”
……
“丫头”是空降兵某旅排长羊育璐，

说话的是她的父亲——空降兵某旅飞
行员羊红卫。6岁以前，羊育璐对父亲
的记忆很模糊，印象里只要是父亲打电
话回来，永远都是询问她想要什么。

洋娃娃、毛绒玩具、漂亮裙子……
爸爸一次一次带回礼物，羊育璐的小嘴
却噘得越来越高。“女孩子不都喜欢这
些东西吗？”羊红卫纳闷。“那有什么意
思？一点也不酷！”羊育璐回答。

那时候，密集的飞行训练令羊红卫
常常早出晚归，陪伴女儿的时间很少。
用羊育璐的话说就是，“童年的我和爸
爸一点都不熟”。可不知怎的，不怎么
爱亲近父亲的羊育璐，却特别喜欢父亲
的军装，一有机会就偷偷穿上，学着父
亲的模样稍息、立正、敬礼，假装自己被
点到名字，高声地答“到！”

听着妻子接二连三的“告密”，羊红
卫心里有了主意，特意从军品商店买了
一套小军装送给女儿。这次，父亲的礼
物没有再让羊育璐嗤之以鼻，而是羞涩
地送上了香吻一枚：“谢谢爸爸！长大
了我也要当兵！”

高中毕业，羊育璐顺利地考上了空
军工程大学，穿上了向往已久的属于自
己的军装。

梦圆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羊育璐
就遭遇现实给予的“下马威”：留了多年
的长发被剪掉，手机上交，每天三点一
线的学习生活没有一点浪漫，高强度的
军事训练经常把人累趴下。记不清多
少个夜里，羊育璐被腰酸背痛折磨得在
被窝里偷偷抹泪。每当看到别的同学
有家长看望，她在心底对父亲说了一句
又一句狠话。

羊育璐记得，每次给母亲打电话，
都是父亲抢先接起，但那开头万年不变：
“丫头，感觉怎么样？还好吧，是不是很

轻松？”委屈、难过和埋怨让羊育璐没有
好气：“对啊，很轻松啊。”就这样，两句话
不到，父女俩就把天聊“死”了。临到交
手机，羊红卫才缓缓开口：“照顾好自己，
别让你妈担心。”听得出父亲语气中的落
寞，羊育璐的泪也早已湿了眼眶。

军校的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
逝去，羊育璐整天忙着学习充电，而羊
红卫则一如既往地忙着飞行事业。穿
着同一身“空军蓝”，父女间的交集却并
不多。转眼间，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
第一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有些茫然的
羊育璐，不知怎的，特别想给父亲打个
电话。

就像是算准了她要来电似的，手
机的第一声铃声还未断，羊红卫就接
了起来。“爸爸，我想去基层部队任职，
可……”羊育璐还在犹豫着该怎么表
达，羊红卫就斩钉截铁地回答：“去！爸
爸支持你！基层最能锻炼人！”那一刻，
隔着 700多公里距离的两颗心突然靠得

很近。
2017年 6月，羊育璐被分配到了空

降兵某部，成了一名新排长，虽然跟父
亲不在一个旅，但也是货真价实的空降
兵战友。这让父女俩着实激动了一番。

当年 9月，骄阳似火，羊育璐和其他
新毕业的干部一道参加了跳伞补差集
训。在近 100天的时间里，她每天和男
兵们一起训练，压力和苦累再次袭来。

电话里，女儿疲累的声音和低落
的情绪，让羊红卫意识到自己又该出
马了。于是，“羊式”思想工作立刻上
线——
“别看爸爸是飞行员，但跳伞也是

我们飞行前的必修课，可比你们现在难
多了！”
“是么，你们也跳伞啊？那你们当

时伞训的时候累不累啊？你们跳的是
什么伞？离机动作和我们现在是不是
一样的……”
“我们那时候跳的伞可没你们现在

这么先进，开伞动载和着陆冲击力都很
大……”

这对父女从来都没有像那天一样
有说不完的话。羊红卫像“老班长”一
样耐心地跟女儿分享着自己的经验和
体会，听得羊育璐这个“伞降新兵”频频
点头。
“丫头啊，你是飞行员的女儿，可不

能给你老爹丢人啊。”羊红卫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叮嘱着女儿。
“放心，飞行员的女儿必须跳得更

好。”从那以后，羊育璐的训练更刻苦
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后有爸爸这
个坚强的后盾，更有他期待的目光。

10月底，羊育璐被确定为首批示范
跳伞人员。跳伞前夜，她与父亲通话：
“女儿我明天要跳伞了，你怕不怕？”羊
红卫哈哈大笑：“当然不怕，跳个伞而
已，摇摇晃晃就下来了，而且高空的景
色可美了。再说了，说不定你们能坐上
我的飞机，咱‘父女档’那还不轻轻松松

的……”
那天晚上，当战友们因为紧张辗转

反侧时，羊育璐却睡得特别安稳。她的
梦里有辽阔的天空，有壮美的山川河
流，还有机舱里戴着飞行头盔的父亲回
头冲她竖起大拇指……

第二天，伴着凌晨 4点的月光，羊育
璐和战友们背上伞包，踏上了人生首跳
的征程。首次跳伞，说不害怕、不紧张
是假的，在战友们的注视下，羊育璐躬
身钻进了机舱，两个飞行员回头向她一
笑。之前羊育璐还真信了父亲的话，以
为会来一个“父女秀”，没想到这一切只
是爸爸的减压方式。“他居然‘临阵脱
逃’！我还信了他！”想到这里，羊育璐
不禁莞尔。原本忐忑的心，也随之变得
越来越平静。

飞机越来越高，地面上的房屋和树
木也越来越小，直到白茫茫一片什么也
看不见。“跳！跳！跳！”绿灯亮了，投放
员大声下着口令，羊育璐跟着前面的战
友一步一步朝着机门迈近，直到她俯视
到机舱外 1000多米的高空。感觉到班
长拍了一下她的后背，羊育璐闭上眼
睛，主动跳出了机舱。

不知过了几秒钟，正在自由落体的
羊育璐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山川、
河流、房屋、大桥，一切都是那么美，以
至于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好，父
亲没有骗她；还好，自己很勇敢，才没有
辜负这世间美景。

平安着陆后，羊育璐发现，有个人
从远处大步朝她走来，那正是父亲。此
时此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扑过去给
了父亲一个“熊抱”。不经意间，羊育璐
瞥见了父亲的眼睛，那浓密的睫毛也湿
漉漉的。“哈哈，你不是说不怕么？”那一
瞬间，羊育璐突然觉得父亲是那样的伟
大，他爱飞行，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
儿。
“爸爸，我们永远做‘父女档’吧，您

驾战鹰，我做伞花！”羊育璐对父亲说。
羊红卫哽咽着说不出话，只是疼爱地摸
了摸女儿的黑发。

爸爸，您驾战鹰我做伞花
■夏 澎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自豪又幸

福 的 空 降 兵

“父女档”，总

有 说 不 完 的

话。

王晨曦摄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地

导某旅干部吴鹏飞身着神

圣军装，和新婚妻子登上驻地的长城，

拍下二人的新婚照。在巍峨的长城映

衬下，军婚的独特浪漫分外动人。

家庭秀

谭巳成/文图■

定格

长城屹立了多少年月，山花灿

烂了几多春天。

我，带着幸福的种子，溜进你的

天地，种下今生的一片痴情。

你，明亮的眸子，结出甜蜜的果

子。爱情的味道，早已浸入肌肤。

蓝天做媒，山脉为证，城墙垛下

话真情。忠贞誓言，坚比巍峨长城。

璇姐好：

我是一名大龄单身干部，好不容易

谈了个对象。可她凡事都爱听母亲的意

见，三句不离“我妈说”“我妈认为”，让我

头疼不已。她母亲还总说我个头不高，认

为我能力不强难有成就，不同意我俩在

一起。我想分手，但每次提到这个问题，

她就哭，瞬间我就心软了。面对这样一个

“妈宝”，我该怎么办？

第78集团军某旅运输连 小涛

小涛：

既然你已经提到“妈宝”这个名
词，想必你已经深知其害了：不只是那
句口头禅般的“我妈说”，就连日常生
活中的大多数决定都要听取“母亲大
人”的意见，而且在其母亲的眼里，她
的女儿总是最完美的。

有的人一旦遇到“妈宝”，第一反
应是说不！想想看，找个对象还要“附
送”一个“垂帘听政”的妈，事无巨细全
盘过问，而你却只有心累的份儿。

但是从你的纠结中，又能看出
女孩对你的珍惜和你对这份感情的
不舍。确实，每一段感情都来之不
易，如果说你已经下定决心和她携
手一生，那就需要做好充足的心理
准备，扭转“我妈说”的局面。毕
竟，日子是两个人一起过出来的，
对感情的经营也需要双方共同的努
力。作为你的女朋友，她必须要对
你有一种自主的认同和欣赏，而不
是“妈云亦云”。她愿不愿意跟你一
同努力，和你一块融入双方的家
庭？这些都是你去衡量这段感情时
最应该考虑的东西。

用真爱向“妈宝”宣战，是你的
唯一战法。

用真爱
改造“妈宝”

璇姐私聊

家 事

那天晚上，羊育璐睡得特别安稳。她的梦里有辽阔的天空，有壮美的山川河

流，还有机舱里戴着飞行头盔的父亲回头冲她竖起大拇指……


